


务

,

人员
。

一次
,

美联邦调查局的人突

然闯入我们家中
,

先是以提升教授

来利诱钱宁
,

不成
,

又逼间我们
:

“
为什么要回去

。 ”
钱宁和我都坚

定地回答
: “

这里再好
,

我们也是

客人
。

而 那边却是我们的家 ! ”

就这样
,

我们一批中国学者终

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
,

那是

一九五五年
。

卜州 , , . 卜

认

、喊

瓜

“
这里再好

,

我们也是容人
。

而那边却是我们的家 ! ”

一部像册
,

也许是一个家庭历

史与现实生活瞬间的记录吧
。

我一

边倾听龚先生的谈话
,

一边翻阅着

那三本记录着她和钱宁共同生活的

留影
。

她指着几张已经发黄了的照

片说
: “

你看
,

这张是钱宁青年时

代在美国的照片
,

这张是他在美国

笑验室的工作照片
,

这张是:. “ · ”

啊
,

我看到了
,

那是一位英姿勃勃

的青年
,

挺胸站在大海岸边
,

抬头

向东方深沉地凝望
,

任海风吹拂着

他的黑发 “ 二 ”

龚先生说
,

钱宁从青年时代起

就立志报效祖国
。

他一九四三年毕

业于中央大学土木系
。

一九四七年

赴美国留学
,

一九四八年获美国衣

阿华大学硕士学位
,

代九五一年在

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博土学位
。

爱因斯坦教授曾对不少人说过钱宁

是他最出色约学生
。

他在泥沙研究

方面师承爱因斯坦教授而又有自己

的见解
。

当时
,

他已学有成就
,

发

表了不少论文
。

但他向往着新生的

/ 社会主义祖国
,

向往着养育 了中华

民族的母亲一一黄河
。

他深知自己

所从事的专业
,

唯有在自已的国土

上才能大展其才
。

他对很多青年人

说过
,

中国河流的泥沙问题是最丰

富的
,

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

与之相比
。

他决心回到国内来
。

他

喻习国
,

不仅仅是放弃了优裕的物

质生活条件和已享有的学术地位
,

是冲破重重阻力
,

甚至是冒着被投

入监狱的危险
。

那时
,

朝鲜战争绍

束不久
,

中美双 方处于对立局面
。

一批在美国的中国学者
,

希望回国

参加社会主义建设
。

东部和西部的

学者们经常利用假日串联起来
,

商

定由准出面
,

给周恩来总理
、

给美

国总统或给名人批界 写信
,

公开

争取回国 , 谁又暂时不能出面
,

准

备营救因公开露面而有可能被捕的

“
我不同愈杜会上有些人的现点

,

我确信马列主义是科学的宾理
。 ”

龚先生告诉我
,

钱宁同志拘着

满腔热情回国之后
,

便积极役入了

社会主义建设
:

创建泥沙实验室
,

培养泥沙科研队伍
,

到黄河上去查

勘” ·

…
。

正当他继续施展自己的抱

负时
,

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扩大

化
、

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
、

一九六

四年的
“

四清
” ,

一直到一九六六甲

的
“
文化大革命

” ,

左的思潮一次又

一次地干扰着他的工作
,

到后来竟

连自己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爱

国行动也不被承认了
,

反被诬陷为
“
美蒋走狗

” ,

无辜被下放干校
,

关进
“
牛棚

” ,

接受
“
批判

” 。

这

使本来性格开朗
,

坦率真诚
,

敢于

暴露思想的钱宁 变得 优愤 而 沉默

了
。

有一件事对他刺激很深
,

在三

门峡基地办学的时候
,

因为他帮助

一位工农兵学员修改了一篇试验报

告
,

而受到工宣队的反对
。

那天
,

他正巧走过工宣队的办公室
,

在窗

外听到了这样的话
: “

我们在政治

上已专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
,

现在他们又要在业务上来专我们的

政了
。 ”

听了这些话
,

钱宁难过地

掉下了 眼泪
,

他受到了 莫大的 侮

辱
,

他连教学的权利都失去了
。

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使钱宁养

成了严格的务实精神
,

对待政治问

题
,

他也仍然是取这种态度
。

通过自己的观寮和体验
,

他感

到
,

虽然我们的国家受到了产重的

创伤
,

走过了曲折的道路
,

但是我们

的民族还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
,

我

们的国家还是丫个有前途的国家
。

原因之所在
,

就是因为党有力最
。

他记得
,

一九五九牵社会上刮

起了一股
“
拔白旗

”
的风

,

也有人

声言要批判水科院 (钱宁同志当时

的工作单位 ) 的学术权威
。

但当时

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张子林同志

却顶住了
。

这使钱宁 同志 十分 赞

赏
,

他说
: “
什么叫水平? 这就叫水

平王
” ”

他记得
,

一九六四年他代表水

科院向周恩来总理亲自汇报工作时

的情景
,

总理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以

及他对水利情况掌握得如此熟悉的

程度都使钱宁钦佩不已
。

他记得
,

就在他下放干校
,

动身

的前一天晚上
,

已被
“

揪出来
”

的
“

走

资派
”

张子林同志找到家里说
: “
这

不是党的政策
,

这种做法不能代表

党
。

我们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
。

我相信你们是会回来的 ! ”

他还记得
,

一九八 O 年
,

正当

社会上流传着一种
“
早回国不如晚

回国
,

晚回国不如不回国
”
的说法

时
,

方毅同志代表党中央在接见早

期回国的留美学者时说
: “ 那些来

访的华裔学者是我们的客人
,

对客

人是要待之以礼的
。

而你们不同
,

你们是同我们一起经过风雨
、

共过

患难的自己与
”

听了这些话
,

钱宁激动得不得

了
。

他说
: “

党是理解我们的
。 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变

化
,

科学春天的到来
,

都使钱宁的

思想境界不断升华 ·

一
新旧两个中国的对比

,

中美两

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对比
,

使他愈发

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
。

一个

信念产生了
: “

我要申请加人中国

共产党 1
”

他向前来看望他的钱正英同志

表达了自己的心愿
: “

我不同意社会



上有些人的观点
,

我确信马列主义

是科学的真理
。 ”

一九八一年
,

他被光荣批准入

党
。

那时
,

他的癌定已属中期
,

完

全治愈的希望不大
。

为了赢得有限

的时间
,

他在工作中真正做到了鞠

躬尽瘁
,

死而后已
。

生前
,

北京市

委表彰他为优秀共产党员
。

“
他去了

,

却将爱永远留

在我心里
”

我在同龚先生谈话的时候
,

她

虽然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
,

以便

使所谈的内容具有连贯性
,

但是说

到激动处
,

还是常常用手抹去涌出

的泪水
。

她说
,

在国外
,

我们从来没有

分开过
。

回到国内
,

由于 工作 关

系
,

钱宁一年要有大半时间到野外

查勘
,

特别是到 黄河去的 时间 最

长
。

我知道他是干这个事业的
,

不

出去是没有出息的
,

所以从来没有

阻拦过他
,

非要他 守在 我身边不

可
。

可是每次他出差真的要走时
,

我还要掉泪呢
。

每次他回来
,

我的一

件大事就是把他带回来的脏衣服大

洗
、

大烫
、

大 煮一 番
。

因 为闹了

虱子
,

不这样处理就没有办法消灭

掉
。

最让我痛苦的
,

就是十年动乱

巾那些 日子
。

那时 hl{ 被关进了
“
牛

棚
” ,

只有在周末的时候
,

才能见

到送点咸菜去的小女儿
。

当时
,

孩

子才七岁
。

他患了高血压病和神经

衰弱 症
,

我便 让人带 去一些安眠

药
。

后来
,

他才告诉我
,

那些安眠

药
,

他一片也没有吃
,

都偷偷丢进

了厕所
。

说到这里
,

龚先生禁不仕

流下了眼泪
。

钱宁是一个感情丰富
、

精神生

活充实的人
。

他喜欢古典音乐
,

也很

爱读小说
,

龚先生至今还能回忆起

他们庵逢周末同家人
、

朋友或青年

学生一起度过的那些欢快的 夜晚
。

龚先生拾起头来
,

怀着一种若

有所失的心境说
,

钱宁生前跟我说

过好多回
,

等闲暇了
,

陪我到各地

走走
,

到名山大川去 欣赏 壮丽 景

色
,

而我们的愿望一次都没有实现

过
,

他太忙了
,

走得太早了
·

” 一

龚先生接着说
,

他得了癌症以

后
,

曾经对我说过
: “

过去想好好工

作
,

没有条件
。

现在条件变好了
,

可

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了
,

可没想

到我这身体又成了这个样子
。 ”

听了

他这些话
,

我的心都快碎了
。

钱宁惋惜的不是自己生命的短

暂
,

而是他还有不少工作要做
。

龚

先生说
,

在美国时
,

他就立志要写一

本泥沙运动力学的书
。

提纲都写出

来了
,

还得到了导师爱因斯坦的称

赞
。

然而
, 一

卜年动乱
,

夺去了他多

少宝贵时间啊 ! 得了这种病
,

他知

道来日不会太长了
,

便下决心要著

书了
。

龚先生是搞心理学的
,

她知

道越是在沈种时候
,

越需要她的理

解与支持
。

只要在他的治疗上
,

她

首先信心十足
,

对他来说
,

便是莫

大的精神支持
。

所以
,

在他面前
,

她极力表现出有办法的样子
,

从来

不给他精神上增加一点负担
。

他是

一个硬汉子
,

一直同癌症进行了不

屈不挠的斗争
,

以至于最后连医生

都吃惊他是如何坚持到生命的最后

一刻的
。

钱宁在病宽面前是乐观的
。

我

在像册中发现了他们夫妇俩在颐和

园的几张合影
。

龚先生说
,

有一张

她和钱宁 共同 签了名 送给 钱部长

了
。

钱部长在她的怀念文章中特地

提到了 这件事
,

业写 了几句话
:

“
一对夫妇坐在长椅上

,

笑得多么

开朗 ! 人们会以为他们在享受着生

的欢乐
,

决不会想到他们正在迎接

死的挑战
。 ”

铃宁同志在最后的日子里
,

身

体已经极度虚弱
,

他静静地躺在病

床上
,

说话已经很 困 难
。

龚 先生

说
,

我长时间守护在他身边
,

他伸

出那只 瘦弱的手
,

一会 摸摸我的

手
,

一会儿又抬起来
,

摸摸我的面

颊
,

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
,

看着
,

看着 “ · ` “

我被他们夫妇间这种比金子还

珍贵的爱 情感动了
,

心里 一阵 难

过
,

泪水禁不注淌了出来
。

采访结束了
,

我站起身来
,

向

着钱宁同志的遗像
,

深深地埋下头

去二。

一

窗外
,

是一片银色的世界
,

雪

停了
。

清华园显得静穆而庄严
。

当

我踏上被白雪覆盖 的归 途时
,

蓦

地
,

想起了向钱宁告最后一别时
,

看到的那几片飘着清香的黄色菊花

瓣儿 “ ·

…


